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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上班，眼睛总是盯着电
脑屏幕，酸涩得厉害。听人说决
明子泡水能明目，我便养成了每
天抓一小把丢进杯子里的习
惯。热水一冲，茶汤渐渐变成淡
淡的黄褐色，喝起来微微发苦，
又带着点谷物香。喝完后，顺手
把杯底的茶渣倒进窗台的花盆
里，权当给绿植添点“肥料”，也
没多想。

没想到，几天后，花盆里竟钻
出了几簇嫩芽，细细的茎顶着两
片圆圆的叶子，叶子上还黏着决
明子褐色的硬壳，像戴着一顶小
帽子。我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
来——这些小家伙，居然是被我
泡过茶的决明子发的芽！

说实话，我有些惊讶。在我
的印象里，被热水泡过的东西，大
多失去了生机。就像煮熟的种子
不会再发芽，烫过的蔬菜不会再
生长。可这些决明子，明明在滚
水里翻滚过，又在茶杯里闷泡了
半天，最后还被随意丢弃在土里，
居然还能倔强地活过来，甚至顶
着壳破土而出。

我蹲在花盆前，盯着这些嫩
芽看了很久。它们并不起眼，甚
至有些瘦弱，可那股子不服输的
劲儿，却让人心里一动。原来，生
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顽强。

这让我想起去年冬天，我在
菜市场门口看见的一株野草。它
从水泥地的裂缝里钻出来，在寒
风中瑟瑟发抖，却依然挺直了腰

杆。路过的人行色匆匆，谁也不
会为这样一株卑微的植物驻足。
可它还是执着地生长着，在无人
问津的角落里完成自己的生命历
程。现在想来，那株野草和眼前
这些决明子嫩芽何其相似，都是
在看似不可能的环境中，完成了
一次生命的突围。

窗台上的决明子苗一天天长
高，虽然比不上专门培育的盆栽
美观，却自有一番生机勃勃的韵
味。它们让我明白，生命最动人
的地方不在于它有多么完美，而
在于它总能在不经意处给人惊
喜。那些被我们随手丢弃的，被
我们忽视的，甚至被我们判定为

“不可能”的事物，往往蕴含着最
顽强的生命力。

现在，我依然每天用决明子
泡茶，也依然会把茶渣倒进花
盆。不同的是，我会特意留出一
小块空地，给这些意外的小生命
腾出生长空间。看着它们顶着
种壳破土而出的样子，我总会想
起“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的
诗句。是啊，生命本就该如此，
不为别人的眼光而活，只为自己
内心的那股生长劲儿。

每当工作疲惫时，我就会走
到窗前看看这些小家伙。它们不
言不语，却用最质朴的方式告诉
我：哪怕被热水泡过，被当作废料
丢弃，只要心还没死，就总能等到
破土而出的那一天。这样的领
悟，比任何励志名言都来得真切
动人。

忽已盛夏，午后的蝉粘在老榆树
上，声嘶力竭地叫嚷。忽闻巷口传来

“叮叮——叮叮——”的脆响，像在青石
板铺就的小巷里，撒了一地邻家小妹最
爱的银铃铛，脆声回荡，惊得潜入院墙
的枝丫颤抖着，落下的几片绿叶晃过一
张惊喜的脸庞。不禁嗅鼻，一缕麦芽糖
的甜香，穿过二十余载的光阴，猛地撞
开记忆的桃木窗。

记忆中，卖糖人总是晃晃悠悠地行
走在青石板上，一根摩挲光滑的扁担压
出“吱呀吱呀”的声响。卖糖人来自哪
里？不得而知。姓甚名啥？也未听
闻。打我有记忆以来，周遭已惯于呼他

“糖老板”。糖老板喜欢戴着一顶遮阳
草帽，经年累月，早已褪成浅米色，边缘
也被汗水浸出深色盐渍。帽檐下那张
核桃似的脸，藏满细碎的阳光，笑起来，
眼角的纹路便成了那田埂上绽放的野
菊花，连带着暴晒得黝黑发亮的脖颈，
都荡漾着熟稔亲切的褶皱。他的木箱，
也已斑驳掉色，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
友，绛红漆皮剥落得星星点点，露出底
下交错的木纹。凑近一看，缝隙里还沾
着点点糖屑，仿佛珍藏的甜蜜童话。

“当啷——”扁担落地的声响比放学
铃声还动听。糖老板寻了块阴凉地，先用
粗粝的手掌在裤腿蹭去汗水，再弯腰把扁
担轻轻搁于老墙根下。直起身时，抬手抹
一把额头汗，古铜色的手臂在白布衫下若
隐若现，烈日下半眯着眼睛在巷子两头张
望。“卖叮叮糖——”沙哑的吆喝声顺着夏
日季风，飘进家家户户的耳朵里。

可别小瞧了这声吆喝，它简直是施
了魔法的咒语。正在跳皮筋的、摔泥巴
炮的、滚铁环的、追蝴蝶的孩子们，瞬间

像被磁铁吸住似的，从四面八方冲了出
来。跑在最前头的阿伟喘的粗气比“大
黄”还响，涨红的脸蛋像地里熟透的番
茄。跑在最末的小胖总把凉拖鞋踢得啪
嗒响，着急的眼神比玻璃弹珠还透亮。
我攥着汗津津的硬币抄近路，把扎着麻
花辫儿的娟子甩在某个狭窄的转角。一
时间，原本午憩宁静的小巷变得欢喜热
闹，惹得“大黄”不甘寂寞地吠叫两声。

“我要敲最大的那块！”“让我先选！”
“我先到的，我先选！”嘴馋的孩子争抢不
断，但糖老板却已司空见惯。只见他不慌
不忙地掀开木箱盖，露出琥珀色的叮叮糖，
左手执铁片抵住糖块，右手握紧小铁锤敲
出“叮叮当——”的乐章。铁锤与糖碰撞
的声音清脆悦耳，碎玉般的糖块冒着细密
的气孔，像极了堰塘里的鲫鱼吐出的泡泡，
在太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轮到我
时，硬币早被攥得发烫。我目不转睛地盯
着糖老板铁锤的起落，连呼吸都屏住了，生
怕惊飞了即将到手的蜜糖。接过糖块，迫
不及待地轻咬一口，酥脆中裹着明媚的夏
日暖阳，从舌尖一直甜到了心坎上。

旧时吃叮叮糖的画面总是这样。老
墙根下，我们这群小馋猫随意落座。阿伟
吃得最利索，小胖急得沾了一嘴糖霜。只
有娟子最悠闲，含糖在嘴，哼一段不成调
的童谣。那一刻，似乎童谣也是甜甜的味
道。而我则把糖块举到眼前，高兴得仿佛
握住了盛夏的太阳。

后来小巷的青石板路变了模样，柏
油路一直连通大道通往远方。超市替代
了肩挑小贩，货架上的巧克力包装得精美
漂亮，却再也没了那声能让心跳加速的

“叮叮”响。但每当夏风掠过肌肤，记忆里
的糖香总会如约而至……

记忆里的叮叮糖 ■杨靖茶渣里的小倔强 ■袁成


